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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送子观音信仰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于广大地区的一种社会现象，与之相伴存在着丰富的民
俗文化。送子观音信仰的起源悠久且比较复杂，在历史发展中有一定的脉络和体系可循，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

国宗教信仰等对送子观音信仰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反之，送子观音和信仰对中国文化和习俗也

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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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是佛教体系中影响最大的菩萨之一，观音信

仰几乎涵盖大部分中国人群甚至更为广泛，对中国的

宗教、民俗、艺术、哲学、伦理等诸多方面影响深远。

送子观音信仰在观音信仰体系中是非常独特的一支，

它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世俗化、功利化、简约化等特色，使它与正统佛教

若即若离，却与中国民俗浑然一体。千百年来，对中

国民众的精神世界和行为习俗有深刻、广泛的影响，

在各个地区形成了丰富、璀璨的民俗文化。

一、送子观音信仰的起源

（一）送子观音的起源

佛教产生于印度，与古印度文明一脉相承，送子

观音信仰则兴盛于中国，究其源头，在于印度。有关

中国送子观音的起源问题，学界莫衷一是，因为一种

信仰的形成受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目前出现的种

种说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来源于佛教信仰体系中的观音信仰。观

世音菩萨具有救苦救难、满足诸求的神力，尤其是满

足求子愿望的功能备受重视并广受信奉。早在汉代

时期与观音有关的佛教经典就被传入中国，如支娄迦

谶翻译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开始介绍观音，后汉

支曜所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最早使用“观音”这一

称呼，西晋时期占主流地位、体系完整的观音救难思

想开始正式传入中国，这主要表现在竺法护所译的

《正法华经·光世音菩萨普门品》以及法护的其他一

些译籍和同时期聂道真、无罗叉等人的诸多译传中。

此时，观音菩萨送子的功能同时被介绍进来并且很快

就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弥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部分

缺失。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为普通大众和佛教信

徒所接受。由此可见，送子观音是从观音信仰体系中

分离出来并不断演化、附加、强调，形成后来的独立送

子观音信仰，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种，有学者认为送子观音是由诃利帝母演化

而来，而不是从观音信仰系统中逐步分离出来的。胡

适是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胡适在《魔合罗》中写

道：“我们可以猜想那个送子观音也是从鬼子母演变

出来的。”［１］５１８诃利帝母是梵文的音译，一般又称为：

鬼子母、欢喜母、爱子等，佛教认为她是一位经由释迦

牟尼佛点化的佛教护法神，关于其介绍在《佛说鬼子

母经》《大药叉女欢喜母并爱子成就法》《昆奈耶杂

事》《杂宝藏经》等佛经中均有记载。她本来是啖食

婴儿的恶鬼，后经佛陀教化，转而发愿拥护佛法并承

担保护幼儿的责任。据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

传》中《受斋轨则》载：“素画母形抱一儿子，于其膝下

或五或三以表其像……其有疾病无儿息者，飨食荐之

咸皆遂愿。”鬼子母的神职功能中有送子功能，所以在

古代社会尤其宋代以前，在中国民间受到广泛的信

奉。只是后来被送子观音的影响力所掩盖，至今已经

鲜为人知了。有相关研究指出，关于鬼子母和送子观

音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在佛教信仰和民间信仰不断演

化的过程中，观音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同化了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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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的送子功能，而观音菩萨的地位和神性，更为国

人所喜好，所以鬼子母直接被并入送子观音信仰中而

销声匿迹。其一，是观音信仰不断世俗化，佛教与中

国民间已存在的其他信仰融合。“特别是宋代以后，

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和佛道合流的进程，鬼子母便经常

被作为送子娘娘和送子观音而被世人崇拜，其本身的

造像特征也逐步失去了。”［２］其二，鬼子母本身所具的

神性中有国民不能接受的部分，尤其是她啖食幼儿的

恶行，让广大民众在供奉求子的同时对她耿耿于怀，

“宋初仍称‘鬼子母’为‘魔母’。正因为‘鬼子母’信

仰的盛行，且其形象并不为世人绝对认可，佛教中送

子观音才应运而生。在北宋晚期，这种怀抱婴儿的诃

利帝母形象，才与送子观音产生某种融合，演变成送

子娘娘、送子观音、胎神、床神之说”［３］。所以直接以

具有更高地位和更美神性的观音菩萨取代之。笔者

认为送子观音在民间广泛流行与鬼子母确实有着一

定的联系，但是无论从出现时间还是佛教信仰的发展

来看，鬼子母信仰不足以被看作送子观音信仰的起

源。

第三种，有部分学者认为观音生殖崇拜源于印度

教神妃派。公元１世纪，印度教神妃派大盛，观音是
该派最胜三尊之一湿缚的配偶，广受信仰。她是毁灭

与再造之神，隐为弥陀，为无量光；显为观音，为有限

光。印度古文献《梨俱吠陀》中也有观音能使“不孕

者生子”的记载［４］。或者认为观音信仰来源于婆罗门

教对于“双马童”的信仰，“双马童”就有种种救苦救

难，甚至使阉人得子的功能，而“双马童”信仰后来为

佛教所吸收，改造成为观音菩萨。这种观点虽然也有

一定的依据，但是不能算作中国送子观音信仰的直接

来源，它也许对佛教观音的神性有所影响，但婆罗门

教并没有直接地在中国广泛传播，国人对神妃派或

“双马童”知之甚少，而且“双马童”与观音之间是否

有必然联系，也值得商榷，因此并不能看作送子观音

的起源。

（二）送子观音的佛典依据

送子观音的送子功能最早被正式传入中国，是竺

法护所译的《正法华经·光世音菩萨普门品》，经云：

若有女人，无有子姓，求男求女，归光世

音，辄得男女，一心精进自归命者，世世端正

颜貌无比，见莫不欢，所生子姓而有威相，众

人所爱愿乐欲见，殖众德本，不为罪业。

而在中国流通最广、对送子观音信仰起最大作用

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

品》，经云：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

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

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

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另外佛教流通较广的《楞严经》中也说道：“求妻

得妻，求子得子。”这是为佛教信徒普遍接受的正统佛

典依据，尤其是《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常常被独立出来读诵、印行，称之为《观音经》。

此外有一本在明朝非常流行的伪经《白衣大悲五

印陀罗尼》，其中有简单的念诵仪轨和“白衣大悲五

印陀罗尼”，现存《董其昌书白衣大悲五印陀罗尼》的

跋文中这样说：“施求嗣者转诵，以神咒功德，生福德

智慧之男，绍隆佛法，无有穷尽。”［５］山东青州市博物

馆珍藏一通刊刻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的《白
衣大悲五印心陀罗尼经》碑上也刻有“持诵一藏，随

心所愿获福无量，若欲求男，即生智能之男”［６］之语。

二、送子观音信仰的历史发展

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一种比较固定且有影响的

信仰形态往往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需要从最初

的萌芽或传入，逐渐被接受、被改造、被传播，慢慢地

不断积累、壮大，融入其他因素，同时渗入其他领域或

层面。任何一种有一定影响力的信仰形态，不可能瞬

间出现，也不可能很快造成广泛影响。

西晋竺法护译的《正法华经》，其中已经介绍了

观音具有送子之力，还有六朝时期形成并流行的部分

志怪小说中，也有对观音送子功能的记载，如齐梁之

际王淡所著的《冥祥记》中就有这样的故事：

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

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

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

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观

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

产男也。

依据这段文献资料的记载，可以得知起码在南北

朝时期在中国民间就已经流传着观音送子功能的传

说了，并形成一种有相关经典和简单仪轨的信仰形

态。但是，从佛教史料方面来考察，这一时期观音信

仰的主要内容是救难性信仰。《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

播》一书总结了这一时期信仰者向观音祈求的现世问

题有九类，送子信仰并非主流，最早输入中国的观音

信仰主要体现为救难观音信仰，这也正是印度大乘观

音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可见，当时送子信仰只是观音

体系中的一个辅助性说明，并未独立于观音信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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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并进一步中

国化，形成了以义理思想为主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各大

宗派，同时也出现了以佛菩萨或经典信仰为主的各种

信仰形态。在这时期，观音信仰继续传入和丰富，而

送子观音信仰也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

形象模式。在佛教中，一种信仰往往需要通过艺术来

形象化地表现，这是义理和信仰表达的需要，也是信

众情感和开展宗教活动的需要。从现存文物中进行

考察，最早比较明确的送子观音像应该在隋代就出现

了。山西省荣县博物馆存有一件隋文帝仁寿三年

（６０３年）的观音雕像，“菩萨体高２７厘米……左手握
净水瓶，瓶细颈敞口，通高６厘米。瓶上站一袖手裸
体幼童，头部残缺，残高５．６厘米。右手持莲子长柄，
莲子上盘坐一幼童，神态安详”。这座菩萨雕像寓意

“莲（连）生贵子”［７］，这是现知最早的送子观音造像。

手持莲花或净瓶是早期观音造像的普遍特征，这一时

期在此基础上突出了观音送子的功能，可见送子性的

观音已经逐渐地受到重视，并不断强调。

送子观音的形象不断发展，到了唐代的送子观音

造像已经出现了怀抱婴儿的造型。在四川绵阳市盐

亭县的樟禄摩崖造像中有造像３尊，为送子观音和胁
侍，观音高１．６米，头作高发髻，身披璎珞，手抱一子，
脚踩莲花，善枷趺坐，左右分别立二胁侍。盛唐时期

也出现了诸多送子观音独立造像，从这些造像的形制

和造型特征中可以看出，送子观音造像已经趋于成熟

和固定，由此也可以判断，这一时期独立的送子观音

信仰已经形成并有相当范围的传播。

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佛教有了比较大的

转型，义理性佛教逐渐衰微，佛教主动迎合现实政治

和人间生活的趋势非常明显，民间佛教广泛兴起。

“这时人们的观音信仰的宗教内涵已很淡薄，主要着

眼于现世的福利；人们乞求于神明的，主要也不是彼

岸世界的解脱，甚至不是水、火、刀、兵之类的大灾大

难，而在解决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困苦。”［８］５２９观音信仰

在民间进一步普及，并且不断地俗神化，而与人民群

众的俗世生活和需求有密切关系的送子观音在这一

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得到广泛传播和信奉，这一现象

在宋代人的笔记小说中有充分的体现。

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夷坚乙志》卷十七

《翟揖得子》和《夷坚三志》卷二《徐熙载祷子》，以及

《夷坚支丁》卷一《安国寺观音》等篇目，都记载了送

子观音信仰。这部小说与六朝时期以宣扬宗教为目

的的神异小说不同，它是世俗化的产物，更多的是描

写当时社会上普通百姓阶层的信仰状况和生活状态。

从这些笔记小说记载的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送子观

音信仰已经不断地融入民众的世俗生活，逐渐与神圣

的、偏重义理的正统佛教信仰拉开距离，更多地成为

一种民间信仰。同时，送子观音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

思想的重要代言人，宣扬中国本有的孝道等美德，在

部分笔记小说所记载的故事中，观音在面对中国伦理

和世俗善恶时，已经显得有些屈从了，比如，有的故事

中讲到因为祈求着没有尽孝道所以观音菩萨也无能

为力的现象。

同时，宋代出现了大量的送子观音摩崖石刻流传

于世：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县的佛儿岩沟摩崖造像；四

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的新庙子摩崖造像；重庆市大足县

的灵岩寺摩崖造像；等等。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送子观音信仰已经成为佛教

信仰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民俗文化

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此后，与送子观音相关的造像随

处可见、感应故事数不胜数，民间围绕送子观音的庙

会、节日、习俗、供奉、修行令人目不暇接。

三、送子观音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

（一）送子观音走向民间

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佛教思

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影响的历史，中国民众有着自

己特有的文化心理特征和伦理观念，佛教要在中国扎

根并发展，必须处理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

佛教文化来说，这既是一个自觉而主动的吸收与借鉴

过程，也是一个被动而不可避免地改造过程。送子观

音传入中国，随着信仰范围越来越广泛，影响程度越来

越深刻，送子观音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改造了。

首先，是送子观音性别的中性化。观音在印度佛

教中原是男性形象，初传入中国时也是如此。在南北

朝时期，中国的菩萨造像在继承犍陀罗、马图拉等艺

术风格和西域艺术风格的同时，不断吸收中国本土的

文化因素和审美情趣，不断中国化，并逐渐显示出一

种超越性别的中性化趋势。盛唐时期观音女性化倾

向非常明显，除了保留部分中性化特征外，基本完全

女性化。宋元时期，女性形象的观音盛行，标志着观

音女性化进程完成。但是观音造像始终很难看到胸

部突起这一女性特征，所以观音造像实际上是几乎接

近于女性的中性形象。而送子观音不断中性化的原

因，与中国的传统的审美选择和向更广泛的民众传播

的宗教需要有直接关系：第一，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

的代表，而中国人习惯用母亲、女性、阴性等带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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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词汇来代表慈悲；第二，女性观音能满足当时社

会上大量增加的女性信徒的需要，也更能打动和吸引

女性接受佛教；第三，佛教认为菩萨或佛陀等圣人，已

超越男女相，但是也强调女人不能成佛，或者必须先

转为男身再成佛，所以早期佛教中几乎没有女性神。

而道教存在众多女神仙，佛道在历史上不断摩擦、融

合、吸收，互相借鉴造神之事也很常见。

其次，送子观音功能的世俗化，这与儒家文化有

很大关系。送子观音的送子功能之所以会从整个观

音信仰体系中独立出来，就是民众发挥主观能动性，

根据自己所需自主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孝经》在

《圣治章》中有：“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孟子·离娄

上》中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中国人这种子嗣观

使得求子愿望异常迫切，故而送子观音的影响力也随

之越来越大，最终送子功能从正统的佛教体系中抽离

出来，与民间信仰、伦理道德、道教文化等结合在一

起，甚至后来送子观音也兼有送财的功能。

（二）送子观音与中国民间信仰

观音信仰传入中国之前，由于中国子嗣观念的发

展和科技水平的限制，中国的生育信仰也相当繁荣，

并逐渐形成了丰富繁杂的生育神信仰，其中尤以女神

崇拜为主。在民间除了送子观音信仰之外，全国性的

生育神还有女娲娘娘、九子母、鬼子母、碧霞元君、王

母娘娘、三霄娘娘、天后娘娘、天仙、七娘妈、张仙等。

地方性的生育神则更多，闽台地区广泛供奉临水夫

人，在台湾地区则被称为注生娘娘；广东地区的金花

娘娘也被看作是妇婴保护神；另外锡伯族的喜利妈

妈、畲伦春族的鄂古都娘娘、水族的苏念喜女神、土家

族的阿密麻妈、畲族的插花娘娘、壮族的花婆、达斡尔

族的娘娘神等。当然，在诸多的生育神信仰中，送子

观音的信仰最为普及和深刻。送子观音的历史发展，

与这些众多的生育神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已无从可

考，但在送子观音的影响力之下，这些生育神应该或

多或少地会受到其影响，甚至在某些地区，观音与中

国生育神合为一体，统称之为“送子娘娘”，或同时供

奉多尊不同的“送子娘娘”。

送子观音与民间信仰的结合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其他神主动与送子观音发生联系。

某些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为了扩大其影响力、

增加其神性，也往往附会上与观音送子相关的传说，

把他们的身世、经历和观音联系起来。比如，妈祖是

其父母“行善乐施，礼大士求子，后母梦大士曰‘汝家

世敦善行，上帝式佑，出药刃云，服此当得慈济之贩’

道妊，诞时霞光夺室”［９］２８。临水夫人是观音菩萨赴会

归南海时，“见福州恶气冲天，乃剪一指甲化作一道金

光，直透陈长者葛氏投胎”而生等。

（三）与送子观音相关的信仰活动

观音送子信仰盛行，历史悠久且范围广泛，人们

为了祈求观音送子，或依据佛教经典，或听从神职人

员指导，或沿袭祖辈遗留习惯，或自行创造发明，从而

大大丰富了与送子观音相关的宗教活动和民俗活动。

比较常见的是为了求子，在供养送子观音像时，

“偷”观音身边的什物以求子。在江苏等地流传着偷

观音的绣花鞋以求子的习俗。《中华全国风俗志》中

记载：“青浦黄渡镇妇女之无子者，必往镇东祖师东堂

之送子观音前，烧香告祷，并暗中将送子观音之绣鞋，

偷去一只，云即能生子。惟生子以后，须寄给与观世

音为干儿子也。”［１０］１１６还有偷取观音像前的纸糊童子

以求子的，据《吉林奇俗谈》说：“吉北白山四月二十

八日开庙会，求嗣者皆诣观音阁，于莲花座下窃取纸

糊童子一，归家后置褥底，俗谓梦雄可操左券。”［１１］有

的偷取观音菩萨玉净瓶中的柳枝，在佛教教义中，观

音手持净瓶，以柳枝遍洒甘露，象征佛法宣流，解脱苦

海，民间认为，得柳即得子，柳为子的象征。有的则是

摸去送子观音旁边水池中的石头，以求得子。在福建

有些地方，为求子偷取供桌上的莲花灯，因为在闽语

中，“灯”与“丁”谐音，取家中添丁之意。

送子观音在民间不仅有送子的神力，而且也担负

着保佑幼儿健康长寿的功能。比如，拜送子观音为干

娘，在顾禄《清嘉录》卷二云：“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

辰，士女骈集殿庭灶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

康，或供长幅，云：‘求子得子，即生小儿，则于观音座

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１２］２３５９在甘肃地区流行着从

送子观音殿内索取红绳项圈的习俗，送子观音旁边塑

有很多童子像，每尊童子项间挂有很多的红绳项圈，

求子之人得子之后来还愿，临走时带回一条，给新生

婴儿戴上，认为可以保佑幼儿顺利成长，然后再做新

的重新挂在送子观音旁的幼童身上。

与送子观音相关的活动，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场所

内，在民间其他场合，甚至百姓自己家中都可以举行

与送子观音相关的活动。有以观音送子的形象为灯

饰的，福建《膝山志》中便记载说：“女子已嫁未生男

者，母家于正月以观音送子灯送之，谓之‘送丁’。”江

西的傩面具中有一种叫和合的傩戏面具，有些和合傩

面具是胖娃娃的样子，如南丰傩、广昌傩，这样的傩神

又具有了送子的功能，称之为“送子和合”，这种傩舞

在新婚洞房中经常表演，还伴有唱词：“十朵莲花九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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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离了南海到此来，手中抱定长生子，积善人家去投

胎。”［１３］１０５从唱词中可以看出，这种民俗活动中明显

有观音信仰的成分。

在古代戏曲演出中，还有专门求子的“求子戏”，

有专门的《观音送子》剧目，大都结合各地的风俗，对

观音送子进行了形象演绎。

这些习俗已经使送子观音完全脱离佛教范畴，与

当地文化、时代背景、民众心理结合，展现出新的姿

态，别有风采。

结语

宗教是带有普遍性的历史文化现象，它是历史产

物，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宗教活动是人类由于

现实生活的巨大欠缺而在精神生活领域里所做的补

偿。”凡是历史上产生的或流传下来的宗教，都是可以

被人们所利用，满足人性各种需求的，送子观音也不

例外。送子观音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现象，更是一种

社会文化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其用迷信或糟粕一言以

蔽之，所以送子观音是人类面对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

但又迫切的问题时在神的领域寻求的帮助。在过去

医疗水平低下、文化尚未普及的时候，人们面对生育

的压力，那些高高在上的圣人礼教、遥不可及的名医

治疗都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只有寻求送子观音的

帮助。

即使现代社会医疗水平大大提高，文化普及，但

是送子观音信仰仍然广泛地、大量地、深刻地存在。

所谓广泛是指分布地域广，无论西部内地还是东南沿

海，送子观音信仰没有绝迹；所谓大量是信奉者数量

多，活动场所多，活动形式多；所谓深刻是送子观音信

仰存在于各个层面的人群。既然存在，可见送子观音

仍有一定现实价值。我们应该包容地、客观地、冷静

地进行分析和观察。送子观音的信仰可以满足人们

的信仰需求，带来心灵安慰；有些地方送子观音供奉

场所的神职人员还会担负起心理疏导、性知识指导的

职能；大量相关送子观音的信仰活动，可以带来精神

娱乐和缓解生活压力的作用，甚至也会为当地百姓带

来一定经济效益。

关于送子观音的研究，大多只限于文献资料，送

子观音信仰的大部分内容属于民间信仰系统，有非常

丰富的资源长期存在于民间未被挖掘研究，所以送子

观音的研究应借助人类学方法，运用田野调查，以求

全面、整体、深刻地认识其的宗教内涵和文化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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